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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永军

雪景与诗意相融，自古以来便
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古诗词中
的雪景描绘常令人心生向往。然而，

“诗缘情而绮靡”，人的感情是丰富
的，基于人的心境不同、际遇有别，
写诗也往往沾染着情感色彩，于是
就有了雪景入诗的万千意韵，承载
着作者不同的心境与时代印记。

雪景最令人心动的是银装素
裹，每一处都堪称一幅绝美的画卷，
自然成了涌动诗意灵感的源泉。李
白在《清平乐·画堂晨起》中吟唱：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诗
人以超凡的想象力，将纷纷扬扬的
大雪视作天仙醉后揉碎的白云，如
梦如幻般自九霄倾泻而下，就像诗
仙那放荡不羁的豪情，在广袤天地
间纵情飞舞、肆意挥洒，每一片都承
载着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岑参在《白
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描述：“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
将冬雪比作春日梨花，奇想天
外——— 原本萧瑟的树木经白雪覆
盖，竟似一夜春风拂过，千树万树梨
花竞相绽放。这独特的视角和乐观
的情怀，将塞外的风雪之苦化为壮
丽的美景，使整个画面充满生机与
诗意。白居易的《夜雪》写道：“已讶
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
时闻折竹声。”这首诗虽然没有直接
写雪，却通过触觉与视觉、听觉的感
官联动，未着雪却处处见雪，生动烘
托出了雪势之大，真切地呈现出一
个万籁俱寂、银装素裹的清宁世界。

雪景以覆盖万物的气象，示人
以品格高尚的特质，常被诗人作为
借喻的物化具象。王维《冬晚对雪忆
胡居士家》有句：“洒空深巷静，积素
广庭闲。”这一“静”一“闲”告诉读
者，雪不仅是自然的景象，更是诗人
心境的映照。这位诗画双绝的大师，
一生追慕禅意与宁静，那纷纷扬扬
落在深巷、堆积在广庭的白雪，静
谧、纯净、安详，焉说不是其内心禅
境的外化？杜甫的《绝句》写道：“窗
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在这位经过安史之乱后的诗人眼
里，那千秋不化之雪，犹如大唐曾经
的荣耀，虽历经风雪，依然在岁月深
处闪耀；门外泊着的东吴万里船，则
暗示着尘世烟火仍在动荡中维系。
一方小小的窗景，竟将个人命运与
国家兴衰框于一体，既抒发了真挚
的家国情怀，更展示了诗圣语言的
张力。南宋词人张孝祥在《念奴娇·
过洞庭》中以冰雪自比，写下了这样
的句子：“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
肝肺皆冰雪。”词人感怀这一轮孤光

自照的明月,它多少年徘徊于岭海之
间，胸襟仍然像冰雪一样透明。显
然，这是一种孤芳自赏，也蕴含着作
者的执着追求，更让雪之高洁成为
人们精神世界的一座灯塔。

雪景对于文人来说，不仅仅是
视觉上的享受，更是情感投射的载
体，往往与其心灵相呼应。如柳宗元
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以简洁的二
十字，勾勒出一幅寂静、空旷的雪景
图，“寒江雪”暗喻严酷的社会环境，

“蓑笠翁”则是作者人格的物化投
射。这应然是他遭贬永州后，坚持理
想、拒绝妥协的孤傲品格之映照。又
如杨万里的“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
光里涌银山”，运用雪景与“银山”意
象对比的手法，形象地描绘出夕阳
余晖下东山如银如涛的瑰丽景象，
传递出诗人对雪景的沉醉之情。而
刘长卿的“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
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通过
描述风雪交加的夜晚，一位归家人
在山中寻找栖宿处的情景，表达了
旅途的艰辛和对家的渴望。他笔下
的风雪夜归人，或许正是自己人生
旅途的真切写照，雪见证了归人的
孤独与坚韧，也让人感受到对家的
渴望与眷恋。

雪景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
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故而雪景入
诗不乏对自然规律的思考。如韩愈
的《春雪》低吟：“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
晚，故穿庭树作飞花。”在万物尚未
复苏的早春，盼望着春天的芳华，
却只见到初露的草芽，白雪似乎也
难耐这春色姗姗来迟，竟如调皮的
精灵般穿过庭院中的树木，化作漫
天飞花，于是雪的角色出现了移
位：不再是寒冬的主角，而是春天
的使者，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宣告
新春即将到来。宋之问的《苑中遇
雪应制》叹讶：“不知庭霰今朝落，
疑是林花昨夜开。”以拟人化比喻，
将雪的轻盈与生机巧妙结合：真不
知道庭院里今天落下了雪花，还以
为昨夜庭院枝上开了花呢！见到雪
景的美丽与内心的惊喜，在字里行
间爆棚。李清照的《渔家傲·雪里已
知春信至》说得更有韵味：“雪里已
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
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
妆洗。”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写出了
梅花沐雪欲开的羞涩、娇媚神态，
既赋予雪景报春使者的美感，又示
人一种如梦如幻、空灵优美的生命
意境，让人千年之后依然能领略到
雪境佳什的文学魅力。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徐龙宽

冬日的华北平原，风很
多。我在东营工作的时候，当
地的朋友打趣说：“东营这地
方，冬天就刮两次风，一次刮
一个半月。”

此刻的风，不是那种斯斯
文文、贴着屋檐走的风。它蛮
横又泼辣，从西北天空直扑过
来，撞在干裂的土墙上，发出

“砰砰”闷响；钻进光秃秃的树
枝间，那些干瘦的枯枝相互推
搡、摩擦，发出干涩的“嘎吱”
声，像是老旧房门自顾自地言
语；有时候它会钻进墙缝、钻
进窗户，发出“呜呜”的响声。
这些声音，听着有些刺耳，甚
至有点凄凉。若你在屋里，守
着个炭火小炉，去听风走四野
的咆哮，反倒成了寂寥冬日里
的阵阵歌声。

黄河在村北几里处流淌，
这么冷的天也不肯歇歇脚。河
水改变了夏季常有的浑厚咆
哮，声音缓下来，隔着很远依
然可以听到“哗哗”“沙沙”的
水声，那是碎冰与流水撞击的
节奏，混着河风卷起的细沙，
在整个村庄里四散开来。我喜
欢踩着冻硬的坷垃去河边玩，
看河面浮着碎冰，阳光落在上
面，折射出七彩斑斓的光，水
声就从冰缝里钻出来，像一首
不息的劳动号子。猛不丁，一
只野兔从坷垃堆中一跃而起，
飞速地逃离我的视线。

村庄的苏醒，往往来自一
声悠长的吆喝：“换—豆腐—
豆腐皮不——— ”声音总是拖着
长长的尾音，在空旷的大街上
显得格外明显，一个字一个字
地砸在冻得梆梆硬的土路上，
弹起来，钻进每一扇虚掩的柴
门里。叫卖的人推着独轮车，
两边驮着两只扁平的笸箩，用
布包裹着，里面是雪白温热的
老豆腐。这时，便有妇人端着
豆子、玉米或者麦子出来，换
几块豆腐，聊几句家常，给这
冷清的早晨增添了一抹鲜活
的烟火气。

我们孩子，自有自己的乐
趣。一种是“打尔”。这物件十
分简单，就地取材，拿一段木
棍两头削尖就成。玩法也很简
单，寻一处空阔的场地，就地
画一个圆圈做“大本营”，拿一
块硬物垫起“尔”的一端，然后
用木棍猛砸，它便“嗖”的一声
蹿上半空。不待它落下，眼疾
手快地再补上一棍，“尔”便带
着一股子狠劲儿，朝着远处疾
驰而去，落到几丈开外。击打
的声音干脆、利落、快速、准
确，格外脆响。对方跑着去捡，
单腿跳着往回扔，若是扔不进
圆圈，依旧要乖乖地继续捡，
直到将“尔”扔进圆圈为止。这
游戏，能从日上三竿，一直打
到天色昏黑，那炸裂的声音和
孩子的欢呼，仿佛让整个冬天
都变得温暖起来。

另一种声响则要柔和许

多，那是“拉拉扭”的声音。我
们这里管陀螺叫做“拉拉扭”，
这名字取得形象、准确，用手
拉动使其转起来，又扭动着身
子不停地旋转。制作“拉拉扭”
比做“尔”难度要大，不光得寻
找坚实的木头，用小刀细细削
成一个匀称的圆锥，还要用烧
红的铁丝在底部烫个圆圆的
小洞，镶嵌上一颗亮晶晶的钢
珠，这样转起来才顺畅。做好
之后，还要给它涂上花花绿绿
的颜色。待到村头池塘里结了
厚厚的冰，便是我们的天下
了。扬起鞭子，眼睛瞅准，朝着

“拉拉扭”底部猛抽，一声清脆
的鞭响，“拉拉扭”好像突然有
了生命，倏地旋开身子，在冰
面上立起来，发出一种持续的

“嗡嗡”声，像是蜜蜂振翅，又
像是纺车哼唱。一个个多彩的

“拉拉扭”在冰面上旋转，旋转
的不只是木头疙瘩，还有一颗
颗不怕冷的童心。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风
声、水声，是天地自然的节奏；
小贩的吆喝声，是俗世生活的
脉搏；那些游戏间的脆响与嗡
鸣，是生命本身在严寒季节里
勃发出的欢愉与希望。这些粗
粝的、温润的、高亢的、低沉的
声音交织在一起，就是寂寥冬
日里一首动听的歌，听着它，
再冷的冬天也可以生长出暖
意来。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
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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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莲

北方的冬天，已经不像从
前那么寒冷了，住在供暖的楼
房里，我却常常想念起多年前
的炉火。是那种木柴在炉灶里
痛快燃烧，火焰可以热烈跳舞
的炉火。

那时，村里小学没钱买
煤，冬天到来之前，老师会放
假两三天，让孩子们去打柴，
个头小的不会打柴，可以从家
里带，也可以用玉米棒子或松
果抵数。教室后面很快码起一
个高大的柴火垛，给人富足踏
实的感觉。教室里的炉子不
大，却有着长长的烟囱。清晨，
燃起炉火，炉膛里的烟火沿着
烟囱欢实地追逐奔走，发出毕
毕剥剥的响声，让人特别安
心。

偌大的教室里，除了柴火
垛，只有十几张课桌。下课的
时候，大家围着火炉聚堆，轮
番在炉盖上烤地瓜片和土豆
片。村里小学十分简陋，平时
并没有上课铃，老师总是根据
大家土豆、地瓜烤熟的情况，
来决定开始上课的时间。有时
候实在不耐烦等了，就哄着孩
子们先上课，讲完一点知识
后，安排我们在桌上读着、写
着，老师便在炉火旁坐下来，
用根细签子耐心地帮着翻拣，
烤熟的土豆片给挑到长长的
烟囱上保着温，埋在炉底灰里

的地瓜软了，拿出来放在一旁
晾一晾。整个教室里飘散着烤
地瓜和土豆片的香味，引得孩
子们心里直痒痒。好容易忍到
下课，一窝蜂拥上来，听老师
仔细分配，这是谁的、那是谁
的，不准偷吃，不准抢。嘴馋、
肚饿的各种诉求，你多他少的
小小纠纷，都在老师的调停下
得到合理解决。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个下
大雪的清晨，我因为调皮贪
玩，踩在雪里，鞋袜都湿透了。
一向和蔼的老师冲我狠发了
一通脾气，却又把我的课桌搬
到离炉火最近的地方，脱下我
的湿鞋袜，亲手在火上烘烤。
炉子被烧到最旺，火苗兴奋地
往外探头出来，就像风中曼妙
摇曳的硕大花朵。常年生病的
老师浅声咳嗽着，把我的鞋袜
展在炉火红红的舌头上，翻来
覆去地烘烤着。那是我有生以
来上得最认真的一堂课。我翘
着一双光脚丫，听着炉火轻柔
的鸣响，看着橙红的光芒跳动
在老师额头细密的皱纹上，第
一次想把课本，把整个美好的
世界都烙印在我的心里。

那年冬天，不知是谁从家
里带来一块破的铁锅片，班里
的小灶就开得更起劲了。等放
了寒假，一过小年，母亲早早
割下年肉，放到院子的厢房里
低温储存。嘴馋胆大的我，约
了一个要好的小伙伴，每天晚

饭后溜到厢房，偷割下小片的
肉，用纸片一卷，放在口袋里，
再揣上两个土豆或地瓜，跑到
学校空寂无人的教室里，生起
炉火，在破铁锅片上吃起小灶
来。先用肥肉炼油润锅，再放
上瘦肉和薯片。肉片和薯片在
火上泛着油花儿，滋滋地响
着，烤到焦黄，散发的香味让
人还没动嘴就先流出口水来。
急急地吹着热气，用牙尖咬下
来，细细咀嚼，极力延长幸福
的时刻，感觉世间一切美妙都
集中在我们此刻的唇齿间了。
吃完后，两个馋嘴猫儿互相提
醒着擦掉嘴角的油光，带着味
蕾和肚皮的极大满足，带着一
点冒险的小小兴奋，各自回
家。纯真懵懂的我们，把那个
燃着炉火的简陋教室当成了
人间天堂。

有多少年，不曾看到炉
火升腾跳跃的舞蹈了？我此
生也再吃不出那些冬夜炉火
里烤出的美妙滋味了。那个
把我当女儿一样宠着的小学
老师，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当年一起开心偷吃的两个顽
皮孩童，如今也各自埋头奔
走在人生湍急的洪流里。而
那久远岁月里温暖、活泼的
炉火，总会于冬天的某个时
刻，点燃在我的心头，荡漾在
我眼角的皱纹里。

（作者为青岛市作协会
员）

炉火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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